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庶民的胜利

李大钊

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，实在是热闹的很。可是战胜

的，究竟是那一个？我们庆祝，究竟是为那个庆祝？我

老老实实讲一句话，这回战胜的，不是联合国的武力，

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。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

府，是全世界的庶民。我们庆祝，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

国的一部分人庆祝，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。不是为打

败德国人庆祝，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。

这回大战，有两个结果：一个是政治的，一个是社

会的。

政治的结果，是“大⋯⋯主义”失败，民主主义战

胜。我们记得这回战争的起因，全在“大⋯⋯主义”的

冲突。当时我们所听见的，有什么“大日尔曼主义”

咧，“大斯拉夫主义”咧，“大塞尔维主义”咧，“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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⋯⋯主义”咧。我们东方，也有“大亚细亚主义”“、大

日本主义”等等名词出现。我们中国也有“大北方主

义”、“大西南主义”等等名词出现。“大北方主义”、

“大西南主义”的范围以内，又都有“大⋯⋯主义”等

等名词出现。这样推演下去，人之欲大，谁不如我？于

是两大的中间有了冲突，于是一大与众小的中间有了冲

突，所以境内境外战争迭起，连年不休。

“大⋯⋯主义”就是专制的隐语，就是仗着自己的

他人欺强力蹂躏 压他人的主义。有了这种主义，人类社

会就不安宁了。大家为抵抗这种强暴势力的横行，乃靠

着互助的精神，提倡一种平等自由的道理。这等道理，

表现在政治上，叫做民主主义，恰恰与“大⋯⋯主义”

相反。欧洲的战争，是“大⋯⋯主义”与民主主义的战

争。我们国内的战争，也是“大⋯⋯主义”与民主主义

的战争。结果都是民主主义战胜，“大⋯⋯主义”失败。

民主主义战争，就是庶民的胜利。社会的结果，是资本

主义失败，劳工主义战胜。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，乃在

资本主义的发展。国家的界限以内，不能涵容他的生产

力，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，把国家界限打破，

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，建一世界的大帝国，成一个经济

组织，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。俄、德等国的

劳工社会，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，不惜在大战的时候，

起了社会革命，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。联合国的劳

工社会，也都要求平和，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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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行动的趋势。这亘古未有的大战，就是这样告终 这

新纪元的世界改造，就是这样开始。资本主义就是这样

失败，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。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，

从事劳工的人占最多数。因为资本家的资产，不是靠着

家族制度的继袭，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，

才能据有。这劳工的能力，是人人都有的，劳工的事

情，是人人都可以作的，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，也是庶

民的胜利。

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，今后世界的人人

都成了庶民，也就都成了工人。我们对于这等世界的新

潮流，应该有几个觉悟：第一，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，

必经一番苦痛，必冒许多危险。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

楚，才能有儿子的生命。这新纪元的创造，也是一样的

艰难。这等艰难，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，不要恐

怕，不要逃避的。第二，须知这种潮流，是只能迎，不

可拒的。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，不可抵抗

这个潮流。人类的历史，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。一个

人心的变动，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。一个事件的发

生，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。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，

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。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

命，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。第三，须知此次平

和会议中，断不许持“大⋯⋯主义”的阴谋政治家在那

里发言，断不许有带“大⋯⋯主义”臭味，或伏“大

⋯⋯主义”根蒂的条件成立。即或有之，那种人的提议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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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那种条件，断归无效。这场会议，恐怕必须有主张公

道破除国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数，才开得成。第四，须

知今后的世界，变成劳工的世界。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

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，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

人变成强盗的机会。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人，都是强

盗。强盗和强盗夺不正的资产，也是一种的强盗，没有

什么差异。我们中国人贪惰性成，不是强盗，便是乞

丐，总是希图自己不作工，抢人家的饭吃，讨人家的饭

吃。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厂，有工大家作，有饭大家吃的

时候，如何能有我们这样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呢？照此

说来，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，应该在世界上当

一个工人。诸位呀！快去作工呵！

日年 月

年 月版（选自《李大钊选集》，人民出版社 ）

【作者简介】

）河北 年留学日本。李大钊（ 乐亭人。

年回国，历任北京《晨钟报》总编，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

兼图书馆主任。十月革命后，他最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，

月，在北京大学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。 年 发起组织了马

月发起组织了北京共产主克思学说研究会。同年 义小组。中

国共产党成立后，负责党的北方区委工作。在党的第三、第四

年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。 月，在国民党“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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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”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，主持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

会的工作。同年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苏出席共产国际第五

次代 年表大会。 月 日，领导了北京十多万群众的反

年 月帝示威大会。 日，被奉系军阀逮捕， 日在北京

英勇就义。

【提要】

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

人。十月革命后，他经过深入的观察和缜密的思考，在 年

发表了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》、《庶民的胜利》、 的

胜利》等文章，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，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

影响。文章中，李大钊以深邃的历史眼光，指出十月革命是

“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，是社会的革命而并着世界的革命之采

十月革色者 命的胜利乃是“劳工主义的战胜”，是“二十世

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”，是“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”。李大钊

预言，十月革命所掀动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。“试看将来的环

球，必是赤旗的世界”。

这 的胜利》里选的《庶民的胜利》和下面的《

两篇文章发表的时候，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，但通过这些文

章，人们开始了解了社会主义，了解了共产主义，了解了共产

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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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胜利

李大钊

“胜利了！胜利了！联军胜利了！降服了！降服了！

德国降服了！”家家门上插的国旗，人人口里喊的万岁，

似乎都有这几句话在那颜色上音调里隐隐约约的透出

来。联合国的士女，都在街上跑来跑去的庆祝战胜。联

合国的军人，都在市内大吹大擂的高唱凯歌。忽而有打

碎德人商店窗子上玻璃的声音，忽而有拆毁“克林德

碑”砖瓦的声音，和那些祝贺欢欣的声音遥相应对。在

留我国的联合国人那一种高兴，自不消说。我们这些和

世界变局没有很大关系似的国民，也得强颜取媚：拿人

家的欢笑当自己的欢笑；把人家的光荣做自己的光荣。

学界举行提灯。政界举行祝典。参战年余未出一兵的将

军，也去阅兵，威风凛凛的耀武。著“欧洲战役史论”

主张德国必胜后来又主张对德宣战的政客，也来登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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替自己作政治活动的广告；一面归咎于人，一面自己掠

功。象我们这种世界上的小百姓，也只得跟着人家凑一

凑热闹，祝一祝胜利，喊一喊万岁。这就是几日来北京

城内庆祝联军战胜的光景。

但是我辈立在世界人类中一员的地位，仔细想想：

这回胜利，究竟是谁的胜利？这回降服，究竟是那个降

服？这回功业，究竟是谁的功业？我们庆祝，究竟是为

谁庆祝？想到这些问题，不但我们不出兵的将军、不要

脸的政客，耀武夸功，没有一点趣味，就是联合国人论

这次战争终结是联合国的武力把德国武力打倒的，发狂

祝贺，也是全没意义。不但他们的庆祝夸耀，是全无意

味，就是他们的政治运命，也怕不久和德国的军国主义

同归消亡！

原来这次战局终结的真因，不是联合国的兵力战胜

德国的兵力，乃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战胜德国的军国主

义。不是德国的国民降服在联合国武力的面前，乃是德

国的皇帝、军阀、军国主义降服在世界新潮流的面前。

战胜德国军国主义的，不是联合国，是德国觉醒的人

心。 家（德国皇德国军国主义的失败，是

家）的失败，不是德意志民族的失败。对于德国军国主

义的胜利，不是联合国的胜利，更不是我国徒事内争托

名参战的军人，和那投机取巧卖乖武俏的政客的胜利，

而是人道主义的胜利，是平和思想的胜利，是公理的胜

利，是自由的胜利，是民主主义的胜利，是社会主义的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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胜利，是 的胜利，是赤旗的胜利，是世界劳

工阶级的胜利，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。这件功业，

与其说是威尔逊（ ）等的功业，毋宁说是列宁

、陀罗慈基（ 、郭冷苔（ ）的

功 、夏蝶曼业；是列卜涅西（

）的功业；是马 ）的功业。我们对于客士（

这桩世界大变局的庆祝，不该为那一国那些国里一部分

人庆祝，应该为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庆祝，不该为那

一边的武力把那一边的武力打倒而庆祝，应该为民主主

义把帝制打倒，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。

就是俄国 所抱的主义。这个

主义，是怎样的主义，很难用一句说解释明白。寻他的

语源，却有“多数”的意思。郭冷苔（ ）是那

党中的女杰，曾遇见过一位英国新闻记者，问她

是何意义？女杰答曰：“问 是何意义，

实在没用，因为但看他们所做的事，便知这字的意思。”

的意思，只是指据这位女杰的解释， 他们所

做的事。”但从这位女杰自称他在西欧是

的话，在东欧是 ，和 所做

的事看起来，他们的主义，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；他们

的党，就是革命的社会党；他们是奉德国的社会主义经

济学家马客 ）为宗主的；他们的目的，在把士（

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，把资本家独占

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。此次战争的真因，原来也是为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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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界限打破而起的。因为资本主义所扩张的生产力，

非现在国家的界限内所能包容；因为国家的界限内范围

太狭，不足供他的生产力的发展，所以大家才要靠着战

争，打破这种界限，要想合全球水陆各地成一经济组

织，使各部分互相联结。关于打破国家界限这一点，社

会党人也与他们意见相同。但是资本家的政府企望此

事，为使他们国内的中级社会获得利益，依靠战胜国资

本家一阶级的世界经济发展，不依靠全世界合于人道的

生产者合理的组织的协力互助。这种战胜国，将因此次

战争，由一个强国的地位进而为世界大帝国。

看破这一点，所以大声疾呼，宣告：此次战争是

的战争，是 的战争，是的战争，是

的战争，是资本家政府的战争，不是他们的

战争。他们的战争，是阶级战争，是合世界无产庶民对

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。战争固为他们所反对，但是他们

也不恐怕战争。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，工作的

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，每个联合都应该有的中央统

治会议，这等会议，应该组织世界所有的政府，没有康

格雷，没有巴力门，没有大总统，没有总理，没有内

阁，没有立法部，没以统治者，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，

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。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

人所有，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。他们将要联合世界的无

产庶民，拿他们最大、最强的抵抗力，创造一自由乡

土，先造欧洲联邦民主国，做世界联邦的基础。这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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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主义。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。

伦 敦 “ 泰 晤 士 报 ” 曾 载 过 威 廉 氏 （

）的通讯，他把 看做一种群众运动，

和前代的基督教比较，寻出二个相似的点：一个是狂热

的 实党派心，一个是默示的倾向。他说：

是一种群众运动，带些宗教的气质。我曾记得遇见过一

个铁路工人，他虽然对于至高的究竟抱着怀疑的意思，

犹且用耶典的话，向我极口称道 可以慰安灵

魂。凡是晓得俄国非国教历史的人，没有不知道那些极

端的党派将要联成一个大势力，从事于一种新运动的。

有了 ，于贫苦的人是一好消息，于地上的天

堂是一捷径的观念，他的传染的性质和权威，潜藏在他

那小孩似的不合理的主义中的，可就变成明显了。就是

他们党中的著作家、演说家所说极不纯正的话，足使俄

国语言损失体面的，对于群众，也仿佛有一种教堂里不

可思议的仪式的语言一般的效力。”这话可以证明

的今日的俄国，有一种宗教的权威，成为一种

群众的运动。岂但今日的俄国，二十世纪的世界，恐怕

也不免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，为这种群众的运动所

风靡。

哈利逊氏（ ）也曾在“隔周评论”

上说过：“猛厉，不可 的能，反社会的，像

样子，须知那也是很坚、很广、很深的感情的发

狂。 这种感情的发狂，有很多的形式。有些形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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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将来必不能避免的。”哈氏又说：“一七八九年的革

命，唤起恐怖，唤起过激革命党的骚动：但见有鲜血在

扫荡世界的革命潮中发泡，一种新天地，就由此造成。

的下边，潜藏着一个极大的社会的进化，也

与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同是一样，意大利、法兰西、葡萄

牙、爱尔兰、不列颠都怵然于革命变动的暗中激奋。这

种革命的暗潮，将殃及于兰巴地和威尼斯。法兰西也难

幸免。过一危机，危机又至。爱尔兰独立运动，涌出很

多的国事犯。就是英国的社会党，也只想和他们的斯堪

的那维亚、日耳曼、俄罗斯的同胞握手。”

陀罗慈基在他著的“ 与世界平和”书中，

也曾说过：“这革命的新纪元，将由无产庶民社会主义

无尽的方法，造成新组织体。这种新体，与新事业一样

伟大。在这枪炮的狂吼、寺堂的破裂、豺狼性成的资本

家爱国的怒号声中，我们应先自进而从事于此新事业。

在这地狱的死亡音乐声中，我们应保持我们清明的心

神，明了的视觉。我们自觉我们将为未来唯一无二创造

的势力。我们的同志现在已有很多。将来但可更多。明

日的同志，多于今日。后日更不知有几千万人跃起，隶

于我们旗帜的下边。有数千万人，就是现在，去共产党

人发布檄文已经六十七年，他们只须丢了他们的绊锁。”

从这一段话，可知陀罗慈基的主张，是拿俄国的革命做

一个世界革命的导火线。俄国的革命，不过是世界革命

中的一个，尚有无数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。陀罗慈基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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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以欧洲各国政府为敌，一时遂有亲德的嫌疑。其实他

既不是亲德，又不是亲联合国，甚且不爱俄国。他所亲

爱的，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庶民，是世界的劳工社会。他

这本书，是在瑞士作的。着笔在大战开始以后，主要部

分，完结在俄国革命勃发以前。书中的主义，是在陈述

他对于战争因果的意见。关于国际社会主义与世界革

命，尤特加注意。通体通篇，总有两事放在心头，就是

世界革命与世界民主。对于德奥的社会党，不惮厚加责

言，说他们不应该牺牲自己本来的主张，协助资本家的

战争，不应该背弃世界革命的信约。

以上所举，都是战争终结以前的话，德奥社会的革

命未发以前的话。到了今日，陀氏的责言，已经有了反

响。威、哈二氏的评论，也算有了验证。匈奥革命，德

国革命，勃牙利革命，最近荷兰、瑞典、西班牙也有革

命社会党奋起的风谣。革命的情形，和俄国大抵相同。

赤色旗到处翻飞，劳工会纷纷成立，可以说完全是俄罗

斯式的革命，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。象这般滔滔

滚滚的潮流，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。

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，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

众。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个人、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，集

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。这种世界的社会力，

在人间一有动荡，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、山鸣谷应的

样子。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，历史上残余的东

西，什么皇帝咧，贵族咧，军阀咧，官僚咧，军国主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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咧，资本主义咧， 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，

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。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

潮流，都象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，一个一个

的飞落在地。由今以后，到处所见的，都是

战胜的旗。到处所闻的，都是 的凯歌的声。

人道的警钟响了！自由的曙光现了！试看将来的环球，

必是赤旗的世界！

我尝说过：“历史是人间普遍心理表现的记录。人

间的生活，都在这大机轴中息息相关，脉脉相通。一个

人的未来，和人间全体的未来相照应。一件事的朕兆，

和世界全局的朕兆有关联。一七八九年法兰西的革命，

不独是法兰西人心变动的表征，实是十九世纪全世界人

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征。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，不

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，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

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。”俄国的革命，不过是使天下惊

秋的一片桐叶罢 这个字，虽为俄人所创了。

造，但是他的精神，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

共同觉悟的精神。 的胜利，就是二十世所以

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！

（ 月版）年选自《李大钊选集》，人民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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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李锡锦、郑季清

周恩来

（上略） 我的近感和趋向，我也很愿意同你们多

谈谈，不过在致小、山 的信中已经说过的，我便不

再提了。

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，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

传奔走。前几天我曾做了首白话诗，词句是非常恶劣，

不过颇能达我的意念，现在抄在下面给你们看看：

生别死离

一月前在法兰西接到武陵 来信，他抄示我们离

①“上略”以及下面的“中略”、“下略”，是《觉邮》发表这封信时所略。
②小，即谌小岑，化名施以；山，即李毅韬。
③武陵，即谌志笃。觉悟社 ，用代号的谐社员。他参加觉悟社时的代号是

音化名武陵。五四运动期间，曾任天津学生联合会会长。

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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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时在京汉车中所作的《别的疑问》诗，当时读完后

怀旧之感颇深。本月初来德，得逸豪 信，因念强

死事论到生别死离 给奈因；继读石久 信，谈点似

是而非的资本万能；最后 的信，又看到施山给念吾

知道黄君正品 因长沙纱厂工人罢工事，遭了赵恒惕

同资本家的诱杀。一时百感交集，更念及当时的同志，

遂作此篇，用表吾意所向，兼示诸友。

壮烈的死，

苟且的生。

贪生怕死

何如重死轻生！

生别死离，

最是难堪事。

别了牵肠挂肚；

死了，毫无轻重，

何如做个感人的永别！

，用代号的谐音①逸豪，即邓颖超，她参加觉悟社时的代号是 化名逸豪。
②念强，即陶尚钊。

，③石久，即潘世纶。觉悟社社员。他参加觉悟社时的代号是 用代号的谐
音化名石久。
④奈因，即赵光宸

念吾，即刘清扬。
黄正品，即黄爱
赵恒惕，湖南衡山人。当时是北洋军阀政府任命的湖南省省长、湘军总司

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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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耕耘，

那来收获？

没播革命的种子，

却盼共产花开！

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，

却不用血来染他，

天下那有这类便宜事？

坐着谈，

何如起来行！

贪生的人，

也悲伤别离，

也随着死生，

只是他们却识不透这感人的永别，

永别的感人。

不用希望人家了！

生死的路，

已放在各人前边，

飞向光明，

尽由着你！

举起那黑铁的锄儿，

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；

种子散在人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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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儿滴在地上。

本是别离的，

以后更会永别！

生死参透了，

努力为生，

还要努力为死，

便永别了又算甚么？

你们看了我这首诗，可以想见我现时的志趣来了。不用

多谈，谅能会意。

（中略）国内的消息 很让我新近传来的 们

乐观。正品的事，真是壮烈而又悲惨。这不仅在中国为

创见，便在世界劳动运动中也是仅见。我们对于友谊的

感念上，不免要有点悲伤；但对他的纪念，却只有一个

努力！我对他唯一的纪念，便是上边表示我的心志的那

坚定的首诗，和最近对于 倾向。这个意念的

决定，分开来可以说：思想是颤动于狱中，津会时受了

不少施以等主张的暗示，京中的“全武行”与我以不少

的启发，其中以衫峙、衫逸、石逸 三人之力为最大。

出国后得了施山一封谈主义的信，引起我探索的兴味，

是英语 的缩略语，汉语译为“共产党”。
石逸，即薛撼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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